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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时空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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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分布数据，综合运用时序变化趋势、空间分析等方法，

分析中国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和重心迁移轨迹，在此基础上量化面积和单产

对棉花产量变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① 1950—2015年间，中国棉花产量和单产总体呈上升

趋势，产量增加521.44万 t，单产增加1381.83 kg/hm2，面积经历剧烈波动、平稳发展及3次起落5

个时期后，与1950年基本持平；② 棉花产量和面积区域性差距较大，但总体呈增加趋势，单产

变化趋势稳定，其中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生产年际波动最大；③ 1950—2015年中国棉花种植区

域中近87%的地区产量增加，约63%的地区棉花面积减少，70%以上地区棉花单产增加。三大

棉区产量和单产增加，但增长速率不断减小，西北内陆棉区缩减幅度最小，亦是中国棉花面积

增长的主力棉区；④ 中国棉花生产形成“东南—西北”的格局，主产区由黄河流域棉区转为西北

内陆棉区；棉花产量和面积重心均向西北方向移动，总移动距离分别为 1947 km、1398 km，

2010—2015年移动速度最大，分别达到159 km/a、140 km/a；西北内陆棉区生产重心由和田迁至

阿克苏，长江流域棉区由六安迁至黄冈，黄河流域棉区则由邯郸迁至聊城；⑤ 全国棉花产量贡

献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为面积主导，从棉区来看，长江和黄河流域棉区亦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

为面积主导，西北内陆棉区则一直为面积主导。

关键词：棉花；产量；空间分析；时空变化；贡献率；中国

DOI: 10.11821/dlxb202008010

1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棉花生产和原棉消费大国，目前棉花产量占世界的1/4，棉花消费量

占世界的1/3，且棉花作为大田经济作物，在中国种植业中的产业链是最长的，商品率更

是达到95%之高，因此棉花生产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1]。受光、热、水和

土壤等自然条件、栽培技术、机械化水平、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3]，

中国棉花生产重心不断向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移动。因此，明确中国棉花生产时

空变化规律对促进棉花生产、消费和贸易平衡发展，保障国家粮棉安全，保证中国棉纺

工业加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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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花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长江流域棉区、黄河流域棉区和以新疆
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三大棉区支撑的“三足鼎立”的新格局[4-6]，呈现出西北内陆棉区持
续扩张，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不断缩减的特征[7]，单产优势区主要分布在新疆[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对中国棉花生产格局的影响尤为突出[9]。自
2002年起，中国的种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造成棉花生产的区域性特征日益突出[10-11]，
除此之外的品种改良、良种补贴政策、气候变化以及效益变化也是导致棉花产业重新布
局的直接原因[12-14]。近年来，中国棉花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但比较收益下降，导致棉花种
植面积持续走低，未来棉花产业的发展应以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服务社
会化为方向[15]。棉花产业进一步发展将面临农业结构调整、种植区环境污染、水资源承
载力及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等诸多问题，亟待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棉花生产的时空变化规
律。因此，本文旨在基于全国棉花生产分布数据库，分析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的变化
规律，并基于此进一步量化面积和单产对棉花产量的贡献度，以期为国家宏观层面的农
业结构调整及粮棉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1950—2015年中国各市（地州）的棉花

产量、种植面积及单产数据来自1949—2000
年《中国棉花统计资料汇编》、1986—2016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
全国各省的统计年鉴。综合所获得的1950—
2015 年中国各市（地州）棉花生产数据及
66年间中国行政区域变化，整理获得一套包
含全国 351 个市 （地州）、31 个省 （直辖
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4 个时间节点
（1950—2015 年，每 5 年一个节点）的棉花
生产分布数据库，包含棉花产量、种植面积
及单产。
2.2 研究方法
2.2.1 变异系数 为方便比较全国棉花面
积、产量及单产在同一研究时期内发展差异程度及中国不同棉区（图 1）棉花生产差
距，使用变异系数来分析地区差距的发展变化趋势。变异系数能够消除因单位或平均数
不同对多个指标变异程度的影响，是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16]。
2.2.2 棉花面积、产量及单产变化强度 由于研究时间跨度大，本文将棉花生产分为
1950—1965 年、1965—1980 年、1980—1995 年、1995—2010 年及 2010—2015 年 5 个阶
段，并对5个阶段棉花产量、面积和单产进行空间分析。为便于讨论，将变化幅度分为
大幅增长（大于 20%）、略有增长（5%~20%）、无变化（-5%~5%）、略有缩减（-20%
~-5%）、大幅缩减（小于-20%） 5类[17]。

RC =
S2 - S1

S1

× 100% （1）

式中：RC表示指标变化幅度；S1是期初量；S2是期末量。

注：І、ІІ、Ш和ІV分别表示长江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

区、黄河流域棉区及无棉区。

图1 中国棉花区划图
Fig. 1 Regionalization of cotton cropp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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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是一种
能准确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整体性特征的有效空间统计方法，它从重心、分布方向
和形状及密集性等多个角度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整体性特征及时空变化过程[18-19]。因
此，本文基于全国各市（地州）的经纬度，以对应的棉花产量和面积作为权重，计算其
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并利用Haversine公式计算两点地表距离，具体计算公式
见参考文献[20-21]。
2.2.4 贡献因素分解 棉花产量是棉花种植面积与单产的乘积，由面积和单产共同决定，
因此可以将棉花产量的变化分解为面积贡献、单产贡献及面积单产共同贡献[22]。

CAij
=
ΔAij

ΔPij

（2）

CYij
=
ΔYij

∆Pij

（3）

式中：i为期初年；j为期末年； CAij
、 CYij

表示第 i年到第 j年面积、单产对棉花产量的贡

献率； ΔAij 、 ΔYij 分别表示由面积、单产导致的棉花产量变化； ΔPij 表示第 i年到第 j年

棉花产量的变化。为便于讨论，按照面积或单产贡献率的大小将导致棉花产量变化的主
导类型划分为面积主导、单产主导及面积单产共同作用三种类型，即 CAij

≥ 65%时为面

积主导， CYij
≥ 65%时为单产主导，否则为面积单产共同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3.1 棉花生产年际及分布变化规律
从图2反映的中国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的变化趋势来看，1950—1964年中国棉花

面积波动剧烈，骤增（1951年）、骤降（1956—1962年）现象明显；1964—1977年棉花
面积起伏平缓；1979—2015 年起伏剧烈，经历了 3 次起落，峰值分别为 1984、1992 及
2006年，其中第3次起伏（1999—2015年）时间最长，为16年，期间波动不断。产量和
单产的变化趋势比较相似，但单产的变化幅度一直较小，1950—1976年产量和单产起伏
步 调 基 本 一 致 ， 为 波 动 上 升 期 ；
1976—2015年产量波动剧烈，但比之
期初，产量增加了385万 t左右，单产
相对产量的变化，则要平稳的多，总
体呈上升趋势，期间有几次回落。总
体来看，中国棉花面积1950—2015年
间虽波动剧烈，但期末较之期初，面
积无变化；产量和单产总体呈上升趋
势，期末较之期初的变化量分别为
521.44万 t、1381.83 kg/hm2。

由表 1 可得，1950—2015 年全国
棉花面积、产量及单产的变异系数产
量均为最大值，即 3 个指标中，产量
的变化最不均匀，其变化幅度最大，
表明全国各地区棉花产量差距大；面

图2 1950—2015年中国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变化
Fig. 2 Changes of cotton production, planting area, per unit area

yield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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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变异系数 1950—1995 年不断减
小，1995—2015年不断增加，说明全
国各地棉花面积差距先减小后增加；
单产的变异系数为最小值 （除 1965
年），说明比之产量和面积，全国单
产变化趋势较为稳定。

表 2表明全国三大棉区中西北内
陆棉区棉花产量、面积和单产的变异
系数在1950—2015年间均为最大值，说明西北内陆棉区棉花面积、产量和单产变化幅度
最大，年际波动最大，其中产量的变异系数最大，单产的变异系数最小，说明西北内陆
棉区产量的年际波动最大，而单产的波动相对平稳；对于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
来说，单产的变异系数最大，面积的变异系数最小，说明单产的年际波动最大，而面积
的波动较为平稳。

1950—2015年间全国近87%的植棉地区棉花产量增加（图3）。1950—1965年棉花产
量大幅增长的地区达到全国植棉区域的96%；1965—1980年西北内陆棉区、黄河流域棉
区南部及东部地区棉花产量增加，占全国植棉地区的54%左右；1980—1995年西北内陆
棉区棉花产量持续增加，近24%的地区产量减少，零星分布在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

表1 1950—2015年中国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的变异系数
Tab. 1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cotton production, planting area and per unit area yield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变异系数

产量

面积

单产

1950年

1.82*

1.59

0.54

1965年

1.70*

1.58

1.63

1980年

1.50*

1.48

1.23

1995年

1.38*

1.33

0.83

2010年

1.88*

1.67

0.40

2015年

3.02*

2.57

0.83

注：*表示每年变异系数的最大值。

表2 1950—2015年不同棉区棉花生产的变异系数
Tab. 2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planting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变异系数

产量

面积

单产

长江流域棉区

0.43

0.20

0.44

黄河流域棉区

0.52

0.24

0.55

西北内陆棉区

1.52*

1.10*

0.74*

注：*表示不同变异系数的最大值。

图3 1950—2015年中国棉花产量变化幅度空间分布
Fig. 3 Range of variation of cotton yields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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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区；1995—2010年和 2010—2015年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棉花产量进一步缩
减，其中长江流域棉区棉花产量大幅缩减比例分别为53.33%、66.67%，黄河流域棉区为
55.88%、79.69%。

1950—2015年间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分别有61.64%、83.82%的地区棉花面
积减少，其中高度减少的比例分别为53.42%、73.53%，而西北内陆棉区有68.75%的地区
高度增加（图4）。1950—1965年有近72%的植棉地区棉花面积增加，主要集中在西北内
陆棉区、长江流域棉区中、南部及黄河流域棉区西南、东南部；1965—1980年约57%的
地区棉花面积增加，但增速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1980—1995年50%以上的地区棉花面
积增加，以西北内陆棉区为主；1995—2010年和2010—2015年分别有约65%、80%的地
区棉花面积大幅缩减，主要集中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

1950—2015年中国88.45%的植棉地区棉花单产增加（图5）。1950—1965年，三大棉
区棉花单产增加，几乎达到全国植棉地区的 100%，其中有 98.71%的植棉地区单产变化
表现为大幅增长；1965—1980年棉花单产增长区范围缩减，增长比例由1950—1965年的
99.35%缩减到 53.50%；1980—1995 年单产增长区范围扩大，增长比例达到 75.95%；
1995—2010年，单产增长区比例为75%，与上一阶段比，基本不变，但增长速率有所减
缓，大幅增长区域减少；2010—2015 年单产增长比例缩减到 45.73%，单产无变化区
增多。

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变化各阶段表现不一。总的来说，有近87%的植棉地区
棉花产量增加，约 63%的地区棉花面积减少，70%以上地区棉花单产增加（图 3~图 5）。
长江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面积增长区范围都呈缩减趋势，增长比例
分别由 1950—1965 年的 61.64%、 81.25%和 73.53%下降至 2010—2015 年的 10.71%、
47.37%和 6.53%，其中，黄河流域棉区棉花面积大幅缩减，增长比例下降最多，为
61.78%，其次为长江流域棉区，为50.93%。三大棉区棉花产量和单产增加，但增长区范
围缩减，长江流域棉区产量和单产由 1950—1965 年的 91.78%和 95.89%缩减为 2010—

图4 1950—2015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变化空间分布
Fig. 4 Change distribution of cotton planting area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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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 15.48%和 34.94%，黄河流域棉区产量和单产由 1950—1965 年的 95.59%和
97.06%缩减为2010—2015年的9.38%和49.21%，西北内陆棉区产量和单产由1950—1965
年的81.25%和87.50%缩减为2010—2015年的63.16%和57.89%。就缩减幅度来看，西北
内陆棉区缩减幅度最小，其棉花生产在全国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
3.2 棉花生产重心迁移规律

1950—2015年中国棉花产量（图6a）和面积（图6b）各时点的标准差椭圆延长轴向
两端扩散，并且由中国东部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表明中国棉花生产的空间分布由集中
趋于分散。具体来看，1950年椭圆居于中国东部，黄河流域棉区的大部分及长江流域棉
区东北部均包含在椭圆范围内；1965年椭圆仍以黄河流域棉区为主体，范围向西北和东
南方向延伸；1980年椭圆范围缩小，图6a椭圆范围缩小程度高于图6b；1995年椭圆范围

图5 1950—2015年中国棉花单产变化幅度空间分布
Fig. 5 Range of variation of per unit area cotton yield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注：І、ІІ、Ш和ІV释义同图1。

图6 1950—2015年中国棉花产量和面积标准差椭圆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cotton yields (a) and planting area (b)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1704



8期 马春玥 等：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时空动态变化

注：І、ІІ、Ш和ІV释义同图1。

图7 1950—2015年全国及各分区棉花产量和面积重心变化
Fig. 7 Gravity movement of cotton yields and planting area at national level (a), I (b), II (c) and III (d) in China

向西北方向延伸，仍以黄河流域为主体；2010年和 2015年椭圆范围持续向西北方向延

伸，但其主体区域转为西北内陆棉区。从椭圆扩张的范围和方向上来看，中国棉花生产

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西北”的格局，其主产区由黄河流域棉区转为西北内陆棉区。

中国棉花生产重心在1950—2015年间发生较大迁移，产量重心和面积重心都向西北

方向移动，产量重心迁移幅度大于面积重心迁移，2010—2015年间产量和面积重心移动

速度最大，分别达到 159 km/a、140 km/a。三大棉区中西北内陆棉区面积和产量重心迁

移幅度最大（图7）。产量重心由开封向西南方向移动135 km后到达郑州，后由郑州向东

南方向迁移到郑州、许昌和开封交界处，最后延西北方向历经运城、延安后到达张掖，

总迁移距离为1947 km，其中西北方向的迁移距离为1696 km；全国面积重心迁移轨迹与

产量重心迁移略有不同，面积重心由黄河流域棉区的开封先向西南方向移动97 km到许

昌、周口和漯河交界处，后向东北方向移动37 km到达周口，自周口开始向西北方向迁

移，先后历经运城、吴忠和中卫交界处，后到达酒泉，1950—2015年间面积重心共移动

1398 km，其中西北方向迁移距离为1265 km。从各棉区来看，1950—2015年间长江流域

棉区面积和产量重心都由六安迁移到黄冈，总迁移距离分别为145 km和241 km；西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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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棉区面积和产量重心由和田迁移到阿克苏，总迁移距离分别为468 km和558 km；黄河
流域棉区面积和产量重心由邯郸起，先后历经安阳、濮阳最后迁至聊城，总迁移距离分
别为238 km和330 km。
3.3 面积、单产对棉花产量的贡献

全国层面来看，1950—2015年越来越多的植棉地区棉花产量贡献由单产主导逐渐转
变为面积主导（图8）。在种植棉花的市（地州）中，面积主导的地区比例由1950—1965
年的 27.8%增加至 2010—2015 年的 62.8%；单产主导的地区比例则由 1950—1965 年的
35.2%增加至1965—1980年的46.9%，后持续下降，1995—2010年达到最低17.4%，之后
略有增加；面积单产共同作用的比例常年
低于 25%。1980 年之前，单产主导的市
（地州）数高于面积主导的市（地州）数，
1980年后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三大棉区各阶段的产量贡献主导类型
迥异。总体来看，研究时期内面积单产共
同作用地区的比例均不超过 30%，1995 年
以后三大棉区产量贡献的首要主导类型为
面积主导型（表 3）。长江流域棉区 1950—
1995 年为单产主导，比例先增后降，1995
年后转为面积主导；西北内陆棉区 1950—
2015 年均表现为面积主导为主；黄河流域
棉 区 的 首 要 主 导 类 型 则 由 单 产 主 导
（1950—1980 年） 转为面积主导 （1980—
2015年），且比例逐渐增加。

4 结论与讨论

4.1 讨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中国各时间段、各植棉地区棉花生产水平不一。就三大棉区来

说，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棉花种植面积缩减，而西北内陆棉区的种植面积、产
量及单产都具优势，在全国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中国棉花种植业的重心迁移到了以
新疆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中国棉花主产区已从长江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区及黄河流
域棉区“三足鼎立”演变为西北内陆棉区“一家独大”，与前人[7-8, 12]研究结果一致。不同
之处在于，刘琰琰等 [8]的研究是通过单产优势度指数、综合优势度指数分析了 1997—

图8 不同棉花产量贡献率主导类型地区比例
Fig. 8 Proportions of contribution rates of dominant regions

in different yields

表3 各棉区不同阶段产量贡献率主导类型地区比例(%)
Tab. 3 Proportions of contribution rates of cotton yields in each dominant region of China in different stages (%)

时段

1950—1965年

1965—1980年

1980—1995年

1995—2010年

2010—2015年

长江流域棉区

面积

22.61

18.77

30.65

55.56

57.47

单产

30.27

46.74

37.55

19.16

26.44

面积单产共同作用

28.74

16.86

15.33

16.86

9.20

西北内陆棉区

面积

52.38

34.92

47.62

61.90

66.67

单产

9.52

26.98

19.05

9.52

9.52

面积单产共同作用

15.87

19.05

20.63

26.98

14.29

黄河流域棉区

面积

26.85

20.37

50.93

62.04

68.06

单产

48.61

52.78

30.56

17.13

11.11

面积单产共同作用

18.98

22.22

13.43

17.1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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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棉花生产比较优势状况，并无长期以来中国棉花生产的变化趋势及主产区演
变轨迹。事实上，中国棉花生产重心自1980年以后就开始逐步向西北内陆棉区转移，这
正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9]。建国初期，生产力亟待恢
复，因此棉花及纺织品进出口发展缓慢，基本自给自足，国家采取鼓励生产的政策，棉
花产量、面积及单产整体呈增长趋势，后经历3年（1959—1961年）自然灾害，棉花产
量、面积及单产大幅下滑，1961年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及
196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良种繁育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植棉积极性，棉花
面积、产量及单产有所回升，并进入了一段较稳定发展的时期（1964—1977年）。1978
年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各农村逐渐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棉
花良种种植面积达到80%，地膜也逐渐普及，促进了产量和单产的提高，中国棉花进入
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984年全国棉花面积达到692万hm2，生产重心已经开始逐步向西北
内陆棉区迁移，但之后国家对棉花面积开始有计划地调减，1986年全国棉花面积缩减到
431万hm2之后开始回升，在1992年达到684万hm2，但该年棉铃虫大面积爆发导致大幅
减产，此后棉花面积又开始下滑，期间棉花产量和单产忽高忽低。20世纪 90年代新疆

“一黑一白”战略开始实施，使得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2001年下半年后棉花流通体制开始走向市场，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纺织品大量出口
带动棉花生产快速发展，但 2000—2005年和 2008—2011年棉花进口量的骤增及 2005—
2008年和2011—2015年的骤降，加上棉花价格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波动幅度较大，最
终导致棉花面积、产量及单产起伏不定。2014年棉花价格补贴政策试点新疆，至此，西
北内陆棉区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棉花的市场竞争表现为价格竞争，但究其根本是生产成本的
竞争，而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等决定了生产成本。地域差异限制了棉花机械化水平的发
展，新疆棉田规模大，适合大面积机械作业，2012 年新疆兵团的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80.6%，地方则为 70.1%，远大于长江流域棉区（10%）和黄河流域棉区（25%） [15]。除
此之外政策、社会供求关系、比较收益、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对棉花生产的综合作用亦
不容忽视[23-24]。全球种植棉花的国家有80多个，从事棉花进出口贸易的有150多个，每年
的经济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25]。受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方针和周边印度、巴基斯坦
等国加工成本低优势的影响，中国纺织行业受到了冲击，面临优化升级；其次，据统
计，2014年棉花用工成本 300元/hm2，相比小麦、水稻存在高成本、低效益的现象；再
者，近年来中国气候变化异常，旱涝交替对棉田产生威胁，导致减产，灾害及病虫害时
有发生，致使棉花品质下降。大多研究都从上述原因入手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然而，本
研究的驱动因素分析是从棉花面积和单产出发，分析其对棉花产量的贡献，因为以上种
种原因究其根本是通过影响棉花生产结构、面积及单产进而影响棉花生产格局，最终的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棉花产量贡献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为面积主导，与中国水稻生产贡献
因素一致[26]，与中国粮食生产不同，粮食增产以面积扩张为主，单产增加为辅[22]。对三
大棉区而言，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棉花产量贡献因素亦是由单产主导转为面积
主导，西北内陆棉区与其不同，一直为面积主导，单产贡献所占比例不大，暗示了单产
的提升已到达瓶颈。棉花面积变化是棉花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而显示出政策对稳定
棉花种植面积的重要作用，因此，稳定棉花种植面积是稳定棉花产量的前提。
4.2 结论

（1） 1950—2015 年间中国棉花面积变化主要经历了 5 个阶段，首先是剧烈波动期
（1950—1964年），期间波动虽剧烈，但期末较之期初，面积基本不变；然后进入平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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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1964—1977年）；1977年后经历 3次起落，2015年与 1950年基本持平。产量和单

产变化趋势相似，总体呈上升趋势，1950—2015 年产量增加 521.44 万 t，单产增加

1381.83 kg/hm2。

（2）全国各植棉地区间的棉花产量差距不断增大，面积差距先减小后增大，单产变

化趋势稳定。三大棉区中，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生产年际波动最大，其中波动最大的指标

是产量；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棉花生产的 3个指标中，单产的年际波动最大，

面积变化相对平稳。

（3） 1950—2015年中国有近87%的植棉地区棉花产量增加，约63%的植棉区棉花面

积减少，70%以上的植棉区棉花单产增加。西北内陆棉区是中国棉花面积增加的主力棉

区。三大棉区棉花产量和单产自1950年起不断增加，但增长速率持续减小，但就缩减幅

度来看，西北内陆棉区缩减幅度最小，其棉花生产在全国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

（4） 1950—2015年中国棉花面积和产量各时点的标准差椭圆由中国东部逐渐向西北

方向移动且延长轴方向扩散，即中国棉花生产的空间分布由集中趋于分散，形成“东南

—西北”的格局，其主产区由黄河流域棉区转为西北内陆棉区。中国棉花产量重心和面

积重心均向西北方向移动，总移动距离分别为1947 km和1398 km，其中产量和面积重心

移动速度最大的时间段为2010—2015年，分别达到159 km/a和140 km/a；三大棉区中西

北内陆棉区产量和面积重心迁移幅度最大，重心由和田迁至阿克苏，长江流域棉区产量

和面积重心由六安迁至黄冈，黄河流域棉区则由邯郸迁至聊城。

（5） 1950—2015 年中国棉花产量贡献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为面积主导。三大棉区

中，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棉花产量变化的首要因素由单产逐渐转为面积，西北

内陆棉区则一直为面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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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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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data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15,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 temporal changes and gravity center migration path in
cotton production, area and yield in China by methods of time-series trend and spatial analysis.
Then, contribution rates of cotton area and yield to the changes of cotton production are
quant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hina's cotton production and yield show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over the past 65 years. Among them, the production increased by 521.44×104 t
and the yield increased by 1381.83 kg/hm2. After five periods of violent fluctuations, stable
development, and three ups and downs, the cotton area was basically the same compared with
the year 1950. (2) There was a large regional gap between cotton yield and cotton area, but the
overall trend was increasing. The variation trend of cotton yield per unit area was stable, among
which the annual fluctua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inland cotton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was the largest. (3) From 1950 to 2015, nearly 87% of China's cotton- growing regions
increased their production, about 63% of the regions decreased cotton area, and more than 70%
of the regions increased cotton yield. The production and yield of the three major cotton areas
have increased, but the growth rate has been decreasing. The northwest inland cotton area had
the smallest shrinkage, and it was also the main area for China's cotton area growth. (4) China's
cotton production has formed a "southeast- northwest" pattern.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 has
chang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o the northwest inland; the cotton production and area
center of gravity have moved to the northwest, with a total moving distance of 1947 km and
1398 km, respectively. From 2010 to 2015, the moving speed was the highest, reaching 140 km/
a and 159 km/a, respectively; the production center of cotton in the northwest inland area
moved from Hotan to Aksu. The basin cotton area was moved from Lu'an to Huanggang,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tton area was moved from Handan to Liaocheng. (5) The contribution
of national cotton produc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yield dominance to area dom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tton regions, cotton areas in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 basi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yield dominance to area dominance, and the northwest inland
cotton areas have been driven by area.
Keywords: cotton; production; spatial analysi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contribution; China

1710


